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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姐最讨嫌打交道的人是小邹。小邹为
何讨嫌，江姐没说，我不好深问。

江姐叫他邹同学，小邹不高兴，态度不友
好。小邹态度不友好，江姐的态度相应急转
直下，最终两人的谈话不欢而散。我猜想小
邹不愿被人叫邹同学。他现在开了一家跟汽
车相关的店铺，尽管生意不咸不淡，收入没有
预期理想，大小也是一老板。我投其所好，恭
维地称邹总，效果不错。他答应得利索，说现
在和客户谈业务，晚上打钱。我有点得意，令
江姐头痛的主儿，被我三言两语搞掂了。江
姐头脑清醒，提醒我不要高兴得太早，待钱到
帐上再庆祝不迟。

如江姐所料，晚上小邹没像他信誓旦旦
说的那样把钱打进支付宝。

第二天，我给小邹电话，问他为何言而无
信。小邹理直气壮地说昨晚陪朋友喝酒，忘
了。他完全没顾忌我因为他没有还款差点整
夜没合眼。但我不能跟他生气，生气就输
了。我强作欢颜，一口一个邹总地喊着，给他
上“糖衣炮弹”：“邹总做大生意的，自然知道
做生意最需讲的是诚信。做人和做生意一个
道理，讲的就是诚信。”小邹说：“甭给我讲大
道理，今天抽空还你就是。”我心里说，不是还
给我，是还给银行。可我不能这么说，怕惹恼
他，前功尽弃。我担心他又忽悠我，便软硬兼
施地说：“邹总再忙今天也要记得还啊，不能
因小失大，一旦逾期影响个人征信，说不定影
响生意。”小邹不吃这一套，说：“不要唬我，逾
期三个月，列入失信人。”我一时语塞，自惭形
秽，他在这方面的知识比我了解得多。

小邹又放了我鸽子，没还。我一再给他
电话，永远忙音，估计被他拉黑了；给他发信
息，泥牛入海，杳无音讯。江姐得知，不禁直

摇头，深有感触地说起另一件事。刚才，小张
父亲来给小张还款。江姐问小张本人为何没
来。小张父亲顿时浑身颤抖老泪纵横，哽咽
地说小张因脑瘤动了开颅手术，动手术之前，
嘱咐父亲一定要代她将助学贷款一次性还
清。万一这次手术失败，她不想顶着“不诚
信”的帽子离开她无比热爱的人世。我听了，
大为感动，说小张好样的，她如此诚信，我们
应该讲情义，让江姐向省国家开发银行为她
申请救助。

对比之下，小邹则相形见绌。无论如何，
我得想办法让小邹还款。跑了和尚，跑不了
庙。“庙”是贷款学生的共同贷款人，大都是学
生父母。我让江姐将小邹的家庭住址、共同贷
款人姓名及电话等信息从电脑里调取出来。
小邹的共同借款人是他母亲。我们拨打他母
亲当初留下的电话，那头一个男声不耐烦地说
打错了。我们决定去小邹老家找他母亲。

小邹留下的家庭地址信息不全，没有乡
镇只写了村名。江姐对这个村有印象，也就
不以为意。我们驱车赶到那个村子，一路问
了数人，不约而同地说不认识小邹也不认识
他母亲。一个年过六旬的老妪好心劝告我们
不要再找，这一带没有邹姓人家。老妪言之
凿凿，令人不得不信。我们垂头丧气地欲打
道回府，老妪的一句话马上让我们精神为之
一振。她说另一乡镇也有一个同名的村子。
我们掉转车头，直奔那个乡镇而去。赶至目
的地，时已黄昏。我们一连问了数人，得知此
处确有其人，却不知确切住址。我们开着车
折返跑，几经周折，找到村委会才获知他家具
体位置。原来，小邹住在大山深处，离此处数
华里，怪不得人家大都不知情。

不知道拐了多少道弯，不知道爬了多少

个坡，车子在拐过一道弯下了一个坡后停下
来，一幢高大雄伟造型新潮外饰华美的别墅
赫然横冲直撞而来，在三三两两普通房子的
簇拥下鹤立鸡群。我们惊叹不已，虽然在前
来的路上有过种种揣测，但还是超出我们的
想象。别墅大门紧闭，我们还是捕捉到明亮
的窗户后面一个妇人快速伏下腰去。显而易
见，她在躲避，害怕我们发现。我们敲门，锲
而不舍，口里说：“我们看到你了，请开下门。”
妇人见瞒不过，抬起腰身开了门。

知道我们的来意后，妇人警惕地看着我
们说：“冤有头，债有主。谁借的钱找谁去！
你们一个个来找我，我一个妇道人家，哪来的
钱？”看来来此催债的人不少，怪不得她慌里
慌张躲避。

江姐免提拨通小邹的电话。小邹破天荒
地接了电话，劈头盖脸厉声斥责：“我借钱又
不是不还，有必要兴师动众到我家里去吗？
有必要闹得沸沸扬扬人尽皆知吗？有必要逼
迫我年迈的父母还债吗？”江姐差点委屈得掉
下眼泪，嘴巴直哆嗦：“邹同学，天都黑了，我
们没有回家，饿着肚子，天寒地冻赶到你家，
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你倒好，不仅不感谢，反
而恶语相向，令人寒心！”我忙接过电话，做和
事佬。小邹母亲一直在一旁认真倾听，听说
逾期会影响个人征信，急了，夺过电话说：“不
要再说了，我给你还！”讲完话，满脸真诚地给
我们道歉，江姐的脸才慢慢舒展开来。

从小邹家走出来，外面天已黑透。在返
途中，我们一声不吭，只听见车子吭哧吭哧的
爬坡声。雪亮的车灯像一把犀利的手术刀，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大山里左冲右突，试图将
这厚重的夜色撕开一道口子。

（马卓，任职于隆回县教育局）

撕开夜色的车灯
马 卓

古城掠影

资邵悠悠润邵阳，鳞波碧水赋流光。
神滩晚渡云霞艳，六岭三春百色香。
风带钟声穿绿树，月移塔影过清江。
古城儿女追新梦，盛世繁华福祉长。

双清秋色

蛩鸣草底叶凝霜，蝉隐荆榛桂子黄。
碧水鳞波浮月影，华亭墨阁沐秋光。
双清揽胜佳声远，高士题联美韵扬。
闹市街旁成一景，百年名苑自生香。

青龙桥吟

马龙车水过青桥，攘往熙来朝复朝。
两岸通衢无险阻，满城逐梦有新招。
灵犀镇地降洪怪，细浪摇船度月宵。
诗韵流光看不足，霓虹彩饰涌春潮。

（简方杰，任职于邵阳县九公桥镇中学）

邵阳留韵
简方杰

万世儒宗锦翰修，文章教化礼仁遒。
峥嵘雄宅宏篇在，轩逸煌碑俊笔留。
传道但循天下计，振声岂作稻粱谋。
高风厚德堪钦仰，国脉央央气象悠。

登黄鹤楼感怀

鹤去无回感世忡，云沉赤壁火船红。
远征铁马违良日，安固孙吴借巧风。
下国还图强蜀汉，草囊终负出隆中。
浪花痛挽兴亡泪，淘尽浮华识俊雄。

游月牙泉有感

大野平川别有天，黄沙合抱玉弧弦。
草堤生翠流霞渡，碧水盈晖野鹭眠。
今岁层楼边地起，那时戍鼓汉关传。
可怜千古泉中月，因近阳关总不圆。

（邓星汉，武冈人，中国教育学会会员）

瞻曲阜孔庙（外二首）

邓星汉

与节日无关
与节日有关
与永不失去记忆的物事相关
与居住在内心的疼痛相关

回家看娘
走在肃穆的路上
带着城市的清风
穿透这个日子
抵达

娘在哪里
家在哪里
每一次回家
都想着娘
会现身和我说话

想起母亲

人在人间
生死犹如白天与黑夜
就像相邻的两个房间
每个人都在里面来回

白天一直在等黑夜
黑夜里总有光
人和太阳、月亮、星星
都住在同一个家园

想起母亲
在后山
为何总在梦里回来
我终于明白

当大事

老院子里
80岁以上的老人有20多位
包括92岁的春一嫂

春一嫂和我母亲非常友好
每天都打伴
常去后山拾柴火

大前年母亲去了那里
就再也没有回来
昨天春一嫂也去了那里

（刘筱梅，邵东市作协常务理事）

回家看娘（外二首）

刘筱梅

一次下村，看见一条白狗。一身雪白的毛发，惹
人怜爱，与外公家那条大白狗神似。我怔怔地看着，
想起了那段与大白相伴的快乐时光。

在斑驳的记忆碎片里，外公家的大白高大温顺，
全身毛发油光发亮。它是外公走街串巷贩箩的好搭
档。别看大白平日里和和气气，但只要途遇恶狗狂吠
外公，它必以命相搏，成了外公的“贴身保镖”。

大白格外黏我，一去外公家，它就与我形影不
离。春天来了，我们在长满嫩草的山坡上打滚，沾满
一身青草香。酷夏时节，我们又会在清澈的溪水里
一起“狗刨”，享受无尽的清凉。秋收时分，我们在稻
草垛间玩捉迷藏，留下一串欢声笑语。最喜人的要
数下雪天，大白在前方追野兔，留下梅花般的脚印，
我吹着口哨为其摇旗呐喊。

最伤感的要数分别时分，每次大白都会送我到
拱桥边。少不更事的我会吹着口哨，勾引它去我家

“走亲戚”。大白也极为心动，急得在桥上来回踱步，
水汪汪的大眼睛一会看看我，一会又回望一下外
公，口中发出呜呜的哀求声。此时，外公会摸着它的
头说：“别急，中中还会来看你的！”收到安抚后，大
白摇着尾巴，耷拉着耳朵，像极了犯错的小孩。最
后，只好眼巴巴看着我消失在林荫小道的拐角处。

与大白分别的日子是最难熬的，我每天都盼着
母亲回娘家，可母亲说现在刚开春，地里农活多。任
凭我怎么哭闹，母亲也只是说，等忙完这阵就去外
公家。好几次我都想一个人走过那十多里山路，去
外公家找大白玩，但一想到潭冲水库有“吃人水
怪”，我又打起了“退堂鼓”。

我就这么盼望着，盼望着。院子里的梨花从白
茫茫一片，到花瓣飘落一地，也没有盼到与大白团
聚的日子。我巴不得春天快点过去，妈妈的农活早
点做完。

幸福往往来得很突然，又那么让人意外。一日
清晨，我还在赖床，依稀听见母亲喊道：“伢老子，你
怎么来了！”接着就是大白冲了进来。还未等我喊
它，它就用舌头不停地舔我的脸。那一刻的幸福和
满足，至今仍让我回味无穷。原来外公这次贩箩，恰
好路过我家，就带着大白来看我，以解我俩的相思
之苦。听外公说，上次离别后大白消瘦了不少，就连
平日里最爱吃的猪油拌饭，也吃不了多少。

我抱着大白，一边抚摸着它不再光滑的毛发，一
边用小脸紧贴着大白的大脸，打着哭腔说：“外公，你
就把大白留下吧！。”见我哭成了小泪人，母亲开导
道：“傻宝崽，你留下大白，外公怎么出门？”看我泪眼
婆娑，外公连忙翻开上衣口袋，掏出花生糖，宽慰我
道：“中中别哭，这次外公就住几天，好让大白多陪陪
你。”听到这话，我破涕而笑，把大白抱得更紧了。

往后这段日子，应该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光。白
天，外公和母亲在地里忙活，我和大白在田野里嬉
闹。入夜，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外公在削筷子，满屋都
是新竹劈开后的清香。外公和母亲聊聊家常，聊到开
心处哈哈大笑。有时外公还会唱几句花鼓戏，那份温
馨将小小的土砖房填得满满的。每到这时，我会偷偷
塞一块花生糖给大白，而后我俩相视一“笑”。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我家那几份薄田被外
公收拾得妥妥帖帖，就连田埂也用泥巴“粉刷一新”。
外公也体恤女儿家中余粮不多，就带着大白再次踏
上贩箩的路途。大白从我家门前的石板路来来回回
跑了三趟，但最终还是依依不舍地跟着外公走了。

此后的日子，我日夜期盼着外公再来，那样我
就能再次见到大白，可这样的苦盼没有结果。不久
后外公身体出了问题，再也挑不起上百斤的箩筐。
一心牵挂大白的我，每日入睡前都想象着，等我睁
开眼，外公又会掏出花生糖，大白也会再一次用舌
头为我“洗脸”。

也许大白和我心有灵犀，一个电闪雷鸣的雨
夜，我隐约听到有爪子抓门的声音，打开门一看是
大白，我高兴得又哭又笑。但大白在来的路上不仅
淋了雨，还被沿途的恶犬咬伤了。我连忙用猪油给
它拌了一碗米饭，可它也没吃几口。片刻停留后，它
夹着尾巴，回头望了我几眼后，消失在漆黑的雨夜
里。任凭我怎么吹口哨，它也不再回头，我知道它更
放心不下在家中养病的外公。

此后，我也离开了老家，去了父亲工作的地方
读书，再未见过大白。一年后，在外公的葬礼上，我
听妈妈说，大白在外公病后，一直守在他身边，直到
他生命最后一刻。时至今日，我每每看到花生糖就
想买一块尝尝，但却不敢去买，只因我怕那甜盖不
住思念的苦……

（童中涵，新邵县作协会员）

记忆里的大白
童中涵

◆百味斋

◆湘西南诗会

◆古韵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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